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那种关系，是在两个月前出差时开始了的。

业务的重新评估啦，公司内部系统开发啦，即使小组中业务老练的人，也陷入追着客户到处跑的困境。

尚不熟悉的业务，到客人跟前应酬的精神疲劳，使我从心底感到吃不消了。

和七年前辈佐藤先生两人，整整一周多时间，在投宿的宾馆和顾客之间每日往返，终于坚持到最后一天。

系统工作基本完毕，兼之由于聚餐猛烈地喝醉了的我，几乎是身不由己与佐藤先生发生关系的。

从那以后，每次赶上两人一起出差的机会，他就来到我的房间。

最初只是互相手淫性质的玩儿，但是，发现我因为目前处境，对这件事没有拒绝余地的他，渐渐开始显露本性。

「····唔··咕」

一边在坐在沙发的他的膝上，慢慢地放下腰，我一边苦闷地呼了口气。

虽说为了适应，已经被手指做了长时间松弛活动，但埋进竭尽直肠大小的东西还是很难受。

「呼……，………哈啊………」

龟头挺立的小鸡鸡摩擦着内壁。

「…………哎………！」

被推动屁股中间的性感带，禁不住发出怪异的声音。

「偶尔才有空闲，还真是辛苦啊。」

「嗯······唔····唔」。

确实每隔半个月一起‘做’是很辛苦，咽下了想说的言词，我将体重完全倚靠在他的膝上。

稍微往下的一刹那，刚才吃的晚饭和酒，几乎要往上冲的那样的压迫感。

可是，从后背传来他美妙悠长的呼吸，我为此感到生气，一边怀着混乱不明的心情，一边咽下了口中积存的酸酸的东西。

「可以动吗？」

「还···不行···的」

不想露出弱点激动哀求，想装做算不了什么的样子，不过，稍微一动的话就呼吸困难，

根本不能顺畅地说出话来。

他抚摩我的胸部和大腿，并没有硬来，只是一动不动地等候着。

不久，那只手来到了我萎缩吊垂的胯股之间，柔软灵活地开始刺激。

我象努力不发出声音一样地屏住了气。

我对这种关系没有办法。

作为新来者的我，既没有业务知识，也没有跟不讲理的顾客交涉的能力。

总之，如果没有他的帮助，就没法进行正常的工作。

令人懊悔。不过，如果伤害他的心情而被讨厌，也不失为结束一场纠缠的方法。

因此，如果他对我有兴趣也可以继续忍耐，不过，我喜欢女人，对做‘一’的他没有那样的感情。

为了使他明白那个事，我也是从不显出有感觉的样子的。

确实变成了现在这种的牵扯不断的关系，我也有责任。

「声音，可以叫出来。」

无视他的提议，我继续紧靠着，贴有‘紧急避难路径’ 标示板的门口。

（这句，请自行理解吧。。。汗）

「···濡湿了」

与他高兴的声音同时，听得见黏黏糊糊粘液纠绕的声音。

正因为都是男人，对那儿非常了解，比起女孩来弄，感觉要好得多倒是真的。

从背筋到龟头的尖儿，很快地看穿我有感觉的地方给予刺激。

象胳肢龟头一样的柔软的动作，忽然变成激烈地捋阴茎，我的肉棒因他的爱抚而跳动不已，

产生出象渗透到耻骨里头一样的甜甜的疼。

不可。

有感觉。。。不可。

那一刻他，一边将我铃口渗出的汁液涂抹开，一边拉拽得整个肉棒皮肤象抽筋似的那样加大力量地捋动。

「…………嘶…………！」

躁动不安的快感沿背部往上攀升，同时，括约肌紧紧掐住他的肉棒。

知道了我的感觉因而喜悦的他，扑哧一笑。

更加清楚地感到在自己体内深深刺入的东西的存在，我居然因为男性器以外的地方（被玩弄）而产生快感，真是可恨。

「应该已经可以了吧？」

他直立起凭靠在沙发背上的上半身，抱住我说。

恋爱中的讨好甜蜜的私语和火热的舌头，向我的耳孔内挤入。

同时，兴奋得哆哆嗦嗦的感觉沿躯干中轴窜过去，我紧紧吸附着他。

「还不…」

我依然只冷淡地回答，这次凝视天花板的消防喷头。

如果就这样让他萎掉，该有多好。

「对了，今天略微拿了些玩具来。」

他对我的摆脸色策略之类如同视而不见，从放置在沙发横侧的包里取出了什么。

尽管没动腰，他的小鸡鸡却一点也不萎缩，很热很硬地持续坚挺。

工作方面也一样，不管怎样都打不倒的强人。

这两个月间，一直是这种情形。

「手，伸出来。」

红色的乙烯树脂皮革的手铐，正垂吊在眼前。

「你的皮肤白，我想这个颜色蛮相配的。」

一边做着‘无论怎样都好’的商品质量品评一样的解说，他一边往我的手腕上套上手铐。

那个枷锁，双手之间由非常短的锁链连接着，我以拜求一样的姿态，暂且被夺取了双手的自由。

「···即使不戴上这样的东西，也不会逃跑哟。」

「不是那个意思啦。」

他对竭尽全力表示不高兴的我，又用那种私语的声音说。

「是心情的问题哟。被拘束的心情···就这么玩儿一下嘛，心情。」

要说拘束，是我们的关系本身。

你把工作做为挡箭牌（借口），拘束着我。

我绝对不会说出。不过，即使不说你也应该察觉。

稍微的间断，持续的沉默。

到底是不快的感情涌现太多，我想。

不管怎样，被人讨厌都是很差劲的。

但是，直接道歉怎样也让人感到可疑吧，我只有吞吞吐吐地等待着他先说出来。

因为抱有这个（想法）而对他意气用事的自己，我也有自我嫌恶感。

持续着，不能以普通方式拒绝的行为，而且遮遮掩掩的，即使是因为工作，也觉得说不出的悲惨。

「想用各种各样的方法，使你感觉舒畅。」

他的手，将我束缚着的双手包裹进去，手指和手指互相缠绕。

后背感觉到他体温的热度，被轻轻咬啮的耳朵刺痒痒的。

「最初时放入手指也得费一番力气，不过，现在变成了能这样紧密相连的吧。」

手指越过我的上臂，画着圈地描摩奶头，大腿的内侧如同电流窜过。

（他）为了能更好地抚摩背筋而分开我的腿，然后缓缓地捋动肉棒。

「屁股中一缩一缩地抽动着哟。感觉舒畅吧？」

「啊…………啊………啊啊啊啊……」

食指和大拇指抓住龟头打开了尿道口，那样用力地摩擦，我忍耐不住漏出了声音。

「那么。你，这儿也感觉舒服吧。」

手指爬上打开了裂口的肉棒。

「嗯唔啊···那里··咕呜····太强烈…」

因为太强的刺激我的身体都发硬了。

被屁股含住掐紧的肉棒，反过来刺激了我的性感带。

「还要更加的更加的，让你有感觉哟。」

我这才第一次发现，桌子上面的东西。

盛在塑料盒子里的那个，是随处也有卖的非常普通的棉花棍。

他只取出一个，充分润湿了自己的唾液。

「你没认识到的性感带有很多呢。」

他用左手的食指，触摸着尽情地被打开的肛门。

象是为了确证含着吞吐着男根这个事实一样地，围绕着结合处描摩。

「这个里头有感觉之类，不知道吧？这样做···」

他很轻地摇晃了身体。

「呜啊……唔」

被往上顶到前列腺，我的背弯曲成弓形。。

有什么快要开始漏出来了的冲动，从两个月前尚不知道的地方，开始涌出。

「只是攻击一下里头，感觉就变得好起来。」

「啊！哎··咿！」

被挺动腰的每次，爱液一齐开始溢出，我一边发出难过的声音一边扭着身体。

被拘束了的双手完全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抓握，只能攥拳僵直着。

「即使阴茎，也是那样哟。你这个里面有性感带之类，不知道吧？」

扑哧一下，棉花棍插进尿道。

「哎呀呀呀呀呀···!!」

「乱动的话危险哟！」

象熔接一样的痛和言词不能表达的淫猥的疼同时发生，穿过快要爆炸的狭窄的尿道跑过去。

「讨厌啊···！不，哎呀，·····痛！」

「但是，变得很有精神啊。」

尿道插入了棉花棍，被加大力量捋动背筋，我忘情地叫喊着。

不断用尿道的蠕动运动，稍微吐出了的棉花棍，总是又被他按回去。

「不是只屁股。连尿道也被侵犯，怎样的感觉？」

那个言词中所说的‘洞’，以及被随意地侵犯的自己的洞。

让我重新意识到蹂躏着肛门的阳物的存在。

我，被男人侵犯。

而且，

普通的男人不会使用的两个地方，同时被侵犯，

爱液一边滑溜溜地滴答，一边发出着越来越高的甘甜的哀鸣声。

「啊啊……，………哎………咿呜呜………」

「不要哭好吗。感觉舒服并不是坏事。」

我，不知什么时候哭着。

他掬取我的眼泪，在乳晕上涂抹厚厚一层。

潮湿的触觉使奶头突然勃起，那里被捏弄摇动的每次，新的快感袭击着我。

屁股里头和奶头，和小鸡鸡里面，都好象燃烧起来了。

「呜，啊啊 啊………！…………啊，唔……呼………呜………」

「还不能射。请忍耐。」

被按着棉花棍转动着。

「啊っ……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！」

疼痛胜过快感，我双膝颤抖着哭泣叫喊。

尽管如此我的肉棒，不用说萎缩，根本就绷得紧紧的。

尿道的疼痛马上变为快感，小鸡鸡就象跑步时那样跳动般的上下摇摆。

快要爆炸了。

现在马上，一边滴答着不检点的涎水，一边快要‘去’了。。

「我知道你是勉勉强强地（和我）交往的哟。」

「嗯呜呜………」

抱住我的手臂充满了力量。

「给你最后的机会。」

被激烈的快感模糊了的我的头脑中，回响着冷静的声音。

「要是讨厌我，就在这里拒绝。」

「啊………啊……………」

由于被抱紧，手铐的金属零件碰到潮湿的勃起了的奶头，我哆哆嗦嗦战栗了。

如果想宣告真实心意，就趁现在。。

如果放跑了这个机会，就会与他继续拖拉着这种关系吧。

说出这两个月间所想的事就行。。

我，在这个二个月中，被谆谆教诲了以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事，一直到‘有感觉’。

我是。。。由于你的原因，由于这样的变态行为变得有感觉的。

「这··个···抽出来…请···」

我用颤动的手包住自己直立的肉棒，不高兴的说了。

他的额头按压在我的后背上，一动不动。

从抱着我的手臂中，力量遗漏而去。

即使不看脸也知道那是怎样的表情，做着象是表示‘明白了’一样的动作。

他无言的，偷偷地抽出了棉花棍。

仿佛燃烧一样的感觉，我出神地体味着，象遗小便那样的奇异的开放感。

我的小鸡鸡，还在一波一波脉动。

尿道有种渗入肺腑地发麻的感觉，不过，从屁股里头象往上顶一样的快感，仍旧持续冒烟（未得彻底解决的意思）。

我难过地扭动着身体。

取下了栓塞的铃口开始溢出爱液，流下阴囊，弄脏了两个人的胯股之间。

我绝对，向他宣告了心意。

「拜托。请···让我射。。。」

他马上象装了发条装置那样竖起身体，抱住我，激烈地摆动起腰来。

屁股满满地塞着小鸡鸡，摩擦，往上顶，挖掘着我有感觉的地方。

「好··好的！···感觉好！··嗯··啊··！」

肠子溶化成为蜜糖一样的快感，在我里面煮沸。

我没有特别的，应该不是喜欢他。

没能拒绝，是这个身体的原因。

最初的夜晚，迟钝地安慰着被弄哭的我的他，

非常不温柔。

绝对，不应该是被他绊住的心情。

是因为工作，身体的原因。

这就是我，关于那两个月的全部辩解。

我在他的膝上扭动腰，一边哭一边射精了。

他，也发射了在我体内。

好象被激烈的卑屈的开放感所满足，我感到佐藤先生的体温。

如果那样说，第一次也并非是被强迫的。

一边考虑愚蠢的事，我一边擦了擦被眼泪泡皱的脸。

屁股和尿道，还有手腕子都感到疼痛。。。不过，总觉得笑意直往上冲。


END


原作者PS:

漫不经心的LOVE LOVE。(笑)

因为把异物弄进尿道危险，注意吧。

一般即使是棉花棍简单也进不去，也有感染症的畏惧。(^-^; 如果想要尝试，最初使用者手指和导管器具都要清洁。

(^-^)以上是，「风吕先生的一言笔记」。(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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